題目：綑縛與釋放
證道：林豪恩先生

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講道所講的經文是剛才所讀的福音書，路加福音第四章14-21節，請大家翻開這段經文，我會從三個段落來分享這段經文。

第一個段落，我給它一個名字，就叫「被綑綁的人歡迎釋放的信息」。經文內提及耶穌回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長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 祂照常進入會堂內，祂站起來讀經。有人將以賽亞書交給祂，祂讀出了以賽亞書的其中一段經文。但是當祂讀完這段經文後，請大家看看四章二十二節：「眾人都稱 讚他，並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。」聽祂讀經的聽眾定睛看着祂，牢牢的望着祂，然後稱讚祂。究竟耶穌所讀的是甚麼經文，可以讓祂吸引到眾人的目光？究竟耶穌 讀了甚麼經文，可以令他們這麼讚歎，這麼驚喜？耶穌讀的經文，主要出處是在以賽亞書六十一章一至二節。耶穌讀了這個內容。主的靈在我身上；因祂用膏膏我， 叫我傳福音給貧 窮的人，差遣我報告，被擄的得釋放，瞎眼的得看見，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，報告上帝悅納人的欺憐。耶穌的這一段宣告，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，一個由以賽亞 先知所開始盼望的新時代的來臨。宣告了一個已經等待了數百年的新時代的來臨，在這個新時代裡，貧窮的人得福音，被擄的得釋放，在黑暗的會得到光明，受壓制 的會得到自由。這些狀況為何會引起拿撒勒人這麼大的反應？為何會引起拿撒勒人這麼積極的迴響？這些狀況和拿撒勒人有何關係？拿撒勒人全都是貧窮的人嗎？拿 撒勒人全都是被擄嗎？拿撒勒人全都是瞎眼的嗎？拿撒勒人全都是受欺壓的嗎？誰才是真正貧窮的人？為何拿撒勒人會對號入座？誰是貧窮人這個問題，就已經可以 引起足夠的爭論了。是經濟上的貧窮，還是心靈上的貧窮？如果是經濟上的貧窮，那麼收入多少，擁有多少資產才叫貧窮？如果是心靈上的貧窮，是不是窮得只剩下 錢也叫貧窮？貧窮已是一個很難定義的詞語。我們還要定義誰是被擄，誰是瞎眼，誰是受欺壓。不同的定義在影響我們對這經文的理解亦影響着我們對信仰的實踐。 經文中所說的狀況，讓我們從一個群體的角度，而不是個人的角度；用一個生存的狀況的處境，而不是一些條件來衡量它，我們會發現另外一個圖畫。拿撒勒人是整 體上，他們從心底裡認同他們就是經文所描繪的那夥人。他們是在經文中所描繪的，一群正等候盼望的人。他們不需要爭論，到底他們是心靈貧窮，還是經濟貧窮； 他們亦不需爭論，他們到底是精神受壓，還是武力受壓。對於一個長期被外族統治的民族、一個生活在列強的鐵蹄之下的人民、一群要將他們的稅項上繳至外族的統 治者的人民來說，哪些是貧窮人？哪些是被擄的？哪些是生活在黑暗內？哪些是被欺壓的？答案是不言而喻的。我們並不是說每一個拿撒勒人都貧窮，拿撒勒人中可 能有人比他人富裕；我們也不是說每一個拿撒勒人都被人囚禁，不過，和羅馬所派遣的統治階層相比，哪一邊是較貧窮的？和羅馬所派遣的軍隊相比，哪邊是被囚禁 的？我們不是說每一個拿撒勒人都被欺壓，他們當中亦可能有互相欺壓的情況。不過，和外族的統治者相比，誰是被欺壓的？相信生活在早期殖民地香港的人都會身 同感受。有錢、有權力，有自由、有體面的，一定是洋人、洋行、洋服、和操洋語。沒錢、沒權力、沒自由、市井的，通常都是那些小漁港內的居民，和從北方湧進 來的難民。這種劃分，基本上是一種共同的經驗、是一種共同的意識。對於這群在政治、經濟、宗教、文化、社會生活上各層面都感到自己被綑綁的人，他們聽到貧 窮人得福音，被擄的得釋放，黒暗的得自由，受欺壓的得自由，這種訊息是何等的珍貴、何等的中聽，是何等的激勵，及何等的欣然。對於拿撒勒人，甚至是整個以 色列人來說，釋放的宣告是非常適合他們的現實處境，亦是呼應着他們內心的盼望。

第二，第一我說被綑綁的人歡迎釋放的信息，第二是宣告釋放的人反而被綑綁。世事是往往出人意外的，亦是充滿着弔詭的。宣告 好訊息的人，是不一定有好報的。耶穌在拿撒勒會堂宣告了一個釋放的訊息，幾分鐘後，這位宣告釋放訊息的人，就被綑綁了。我們一同看看四章二十八節。四章二 十八節說：「會堂裡的人聽見這話，都怒氣滿胸，就起來攆他出城，他們的城造在山上；他們帶他到山崖，要把他推下去。他卻從他們中間直行，過去了。」是不是 很特別？這位宣告釋放訊息的人，轉眼間他就被綑綁。憤怒的群眾圍着耶穌，甚至想將祂置諸死地。那一次，耶穌很奇妙的從群眾的熙攘中逃脫了。不過所謂能避一 時，不能避一世，最終耶穌都不能逃離被綑綁至行刑台的遭遇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十三節這樣說：「彼拉多傳齊了祭司長和官府並百姓，就對他們說：你們解這人到 我這裡，說他 是誘惑百姓的。看哪，我也曾將你們告他的事，在你們面前審問他，並沒有查出 他甚麼罪來；就是希律也是如此，所以把他送回來。可見他沒有做甚麼該死的事。故此，我要責打他，把他釋放了。眾人卻一齊喊著說：除掉這個人！釋放巴拉巴給 我們！彼拉多願意釋放耶穌，就又勸解他們。無奈他們喊著說：釘他十字架！釘他十字架！彼拉多第三次對他們說：為甚麼呢？這人作了甚麼惡事呢？我並沒有查出 他甚麼該死的罪來。所以，我要責打他，把他釋放了。他們大聲催逼彼拉多，求他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。他們的聲音就得了勝。」就這樣，一位宣告自由的人就失去 了他的自由了。根據美國一位著名的基督徒作家楊腓力的憶述，他說他兒童年代的美國是這樣的：「我們曾經生活在種族隔離政策年代。雖然亞特蘭大的黑人數目差 不多跟白人一樣多，我們卻是在不同的餐廳進食，在不同的公園玩耍，上不同的學校和教堂。有時我會看見一些招牌寫着『黑人與狗不得進內』。法例規定黑人不得 成為陪審員、不得送孩子到白人公立學校、不得用白人專用的廁所、不得在黑人旅館度宿、不得坐在電影院的大堂部份、不得在白人泳池游泳。因為阿拉巴馬州的度 假地方並不招待黑人，馬丁•路德•金結婚當晚住在一個他可以使用而又最接近公眾旅館的地方，就是他家族朋友所擁有的一所殯儀館。」楊腓力這篇文章中提到的 這一位在結婚當晚住在殯儀館的馬丁•路德•金，就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發表著名演說《我有一個夢》的馬丁•路德•金牧師。他在演說中這樣宣告，他說： 「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會站立起來，真正實現其信條的真諦，信條就是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，人人生而平等。我夢想有一天，在喬治亞的紅山上，昔日 奴隸的兒子將能夠和昔日奴隸主的兒子坐在一起，共聚兄弟情誼。我夢想有一天，甚至連密西西比州這個正義匿跡，壓迫成風，如同沙漠般的地方，也將變成自由和 正義的綠洲。我夢想有一天，我的四個孩子將在一個不是以他們的膚色，而是以他們的品格優劣來評價他們的國度裡生活。我夢想有一天，阿拉巴馬州能夠有所轉 變，那裡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將能與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，攜手並進。當自由之聲響起時，讓自由之聲從每一個大小村莊、每一個州和每一個城市響起來時，上帝 的所有兒女，黑人和白人，猶太教徒和非猶太教徒，基督徒和天主教徒，都將手攜手，合唱一首古老的黑人靈歌：『終於自由啦!終於自由啦!感謝全能的上帝，我 們終於自由啦!』」。這一位宣告自由、平等、友愛的的黑人牧師，曾經三次被捕、三次被行刺，要綑綁他的人，不單是那些和他膚色不同的白人，有些甚至是和他 同樣膚色的黑人。有些黑人不能忍受馬丁•路德•金牧師所堅持的「打不還手」的非暴力原則，於是轉向武裝反抗，迫他下台。這位宣告自由、平等、友愛的牧師， 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，在田納西州參與領導罷工運動的時候，在旅館的陽台被刺客開槍擊中致死，年僅三十九歲。一個宣告平等、自由和友愛的牧師，他自己就失 去了自由，失去了平等的對待。

我接下來要說的是劉曉波先生。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在聖誕日，原北京師範大學老師劉曉波先生被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 權罪名成立，判監十一年。這是劉曉波先生第四次成為國家的囚犯。有一位民運人士寫了這樣的一首獄中詩，他說：「我怕孤獨，但連自己影子都難得一見。我怕黑 暗，卻只能在鐵窗後面仰望藍天。我只靠夢生活，但夢中卻永遠只是飄着染血的辮子；我的罪名，卻只是對自由的渴望。」有評論者認為，劉曉波先生有份草擬的 《零八憲章》所提的十九項主張，包括修改憲法、分權制衡、立法民主、司法獨立、公器公用、人權保障、公職選舉、城鄉平等、結社自由、集會自由、言論自由、 宗教自由、公民教育等等，都是十分溫和，是公民最基本的、正當的權利，是在提倡用一個溫和改良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。這位評論者說看不到有任何顛覆國家的地 方，亦看不到何罪之有。劉曉波先生所有的罪名，只不過是對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的渴望而已。評論者最後的一句「劉曉波先生所有的罪名，只不過是對一個民主自 由的中國的渴望而已」說出了不少人的心聲。既弔詭又令人心痛的現實是，宣告釋放的人自己往往是被綑綁的。

第三，人可以被綑綁，但是真理是不能被綑綁的，真理是必然被釋放的。我們再回頭看看耶穌。第四章二十九節：「會堂裡的人聽 見這話，都怒氣滿胸，就起來攆他出城，帶他到山崖，要把他推下去。」到底會堂裡的聽眾聽了些甚麼，以致他們要憤怒得綑綁這位宣告釋放訊息的耶穌呢？我們看 看二十五節，看看耶穌究竟對他們說了些甚麼：「我對你們說實話，當以利亞的時候，天閉塞了三年零六個月，遍地有大饑荒，那時，以色列中有許多寡婦。以利亞 並沒有奉差往他們一個人那裡去，只奉差往西頓的撒勒法一個寡婦那裡去。先知以利沙的時候，以色列中有許多長大痲瘋的，但內中除了敘利亞國的乃縵，沒有一個 得潔淨的。」到底是甚麼意思呢？拿撒勒人聽到了甚麼呢？耶穌宣告了釋放的訊息後，說今天這已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。

沒錯，這個宣告的訊息，是說給拿撒勒人聽的。但是，祂並不是只說給拿撒勒人聽的。耶穌說先知以利亞的事蹟，說先知以利沙的 事蹟，正在顯示着上帝的眼目並不是只在看以色列人。最難接受的是，上帝的眼目竟然也都看以色列人的敵人。上帝的恩典並不單單惠及以色列人，最難受的是，上 帝的恩典竟然都惠及以色列的敵人。拿撒勒人要綑綁耶穌，因為耶穌是他們的「猶奸」，就正如我們中國人的漢奸一樣。拿撒勒人憤怒，因為他們接受不了上帝不單 是他們的上帝，同時也是他們敵人的上帝；他們接受不了先知不單是以色列的先知，他們其實是上帝的先知；他們接受不了彌賽亞不單是猶太人的彌賽亞，竟然是全 人類的彌賽亞。沒有人不喜歡釋放的訊息，沒有人不喜歡被釋放；不過，他們未必喜歡其他人像自己一樣得到釋放。沒有人不喜歡平等，不過未必喜歡其他人得到和 自己一樣的平等。沒有人不喜歡自由，不過未必喜歡其他人享受和自己一樣的自由。這就是我們。這就是我們的遊戲規則。所以，粵語長片中的媳婦，永遠都等待着 自己變成奶奶的那天；唱着《半斤八兩》的工作階層，永遠都等待着自己變成老闆的那天；被統治的人，永遠都等待着自己變成統治者的那天。到那天，大家都翻身 了；到那天，位置都逆轉了；到了那天……。

彼拉多曾經私下審問耶穌，你是猶太人的王嗎？你是不是猶太人的王？耶穌回答 說：「這話是你自己說的，還是別人論我對你說的呢？」彼拉多說：「我豈是猶太人呢？你本國的人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。你做了甚麼事呢？」耶穌回答說：「我的 國不屬這世界；我的國若屬這世界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，使我不至於交給猶太人。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」。彼拉多就對他說：「這樣，你是王麼？」耶穌回答說： 「你說我是王。我為此而生，也為此來到世間，特為給真理作見證。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。」耶穌是王，不過祂的國不屬於這世界；所以，祂不跟隨這世界的遊 戲規則。耶穌最終因此而被綑綁，但是祂所啟示的真理卻是不能夠被綑綁的。耶穌最終被釘十字架而死，但是祂所帶來的真理卻是綿延萬世、惠及萬民；跟隨真理的 人繼續發出掙脫綑綁、繼續發出掙脫欺壓、繼續發出掙脫纏擾的這種呼聲，繼續發出平等、自由、友愛的呼聲。這種呼聲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消失過，呼喚着每一個人 的良知的回應。

馬丁•路德•金牧師從黑人民權運動那裡被推下台之後，他眼見暴亂不停在洛杉磯、芝加哥和克林這些地區爆發；他穿洲過省提醒 民眾，道德的改變不能透過不道德的手段達致。他深信只有一個基於愛的運動，才可以使壓迫者不至於成為壓迫他的人的翻版。他想改變白人的心，但是他不願意在 這過程中讓他所帶領的黑人變了心硬。他相信非暴力是會讓黑人不至於以一個暴君來取代另一個暴君。一九六四年，馬丁•路德•金牧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。一九八 六年，美國規定每年一月的第三個星期一為馬丁•路德•金紀念日，定為法定假日。評論劉曉波事件的評論者，他這樣說，他說：「獨裁者將會慢慢發現他們無法杜 絕任何批評，因為即使你審查、甚至禁制了書刊，一切有正義感的作家將有辦法找到自己的表達方式。劉曉波如今是被判入獄了，但我堅信歷史將宣判他無罪。」

平等、自由、友愛，是每一個人都歡迎的訊息，是每一個人都追求的狀況。不過，當有一些人拒絕讓另一些人得到平等、自由、友 愛的時候，又或者是一些人堅持比另一些人享受更多的平等、自由和友愛的時候，綑綁就出現了。不單是綑綁了那些缺乏平等、自由、友愛的人，其實也是綑綁了自 己。不讓自己經歷平等所帶來的平安和安全，亦妨礙了自己享受自由的那種舒暢，和令自己缺乏了和人與人之間的那種友愛，那種手足之情。被綑綁的要釋放，綑綁 人的其實也要釋放。耶穌為此而來，亦為此而死。但是耶穌死而復活，鼓舞了那些跟隨着祂腳步的人，努力地邁向平等、自由、友愛的新世界。
